《中国正在说》之“中国梦”十周年文稿
[bookmark: _Hlk127524858]“中国梦·创新情”

【导视】
解  说：创新驱动，十年来，我们取得累累硕果。
李智刚：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具备“下五洋捉鳖”的能力。
胡伟武：我们要建立一个自己的体系，我叫作三足鼎立。
解  说：我们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万  鹏：后来我们一直发誓，要造出来自己的架桥设备争口气。
张  捷：美国已经开始把“科学无国界”给去掉了。
屈贤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有短板，这三大短板你能卡我，但是我手里也有“杀手锏”。
胡伟武：为什么我们都做了这些东西了，别人一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还能被卡住呢？
解  说：今晚，我们一起聊聊创新，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坚实步伐。
落  幅：《中国梦‧创新情》+LOGO

【正文】
主持人：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中国正在说的特别节目“中国梦·创新情”，我是主持人郑若麟，大家晚上好！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十年来，我们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的传统产业在升级，新兴产业在成长。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大国重器，一项又一项的关键性技术的突破，使中国的自主创新成果为世界瞩目。
在这个过程中，创新驱动为何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讨论这个战略问题？它对我国未来发展、特别是在实现中国梦的愿景中，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一批研究者和实践者，来共同探讨这个重大问题。
主持人：装备制造业是一国综合实力和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也是大国博弈的核心。下面我们要请一位专家来为大家做演讲，他是来自装备制造业的“国家队”——中国铁建。“大国工程”需要“大国重器”，“大国重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创新故事？好，有请万鹏。
【万鹏演讲】
万  鹏：根据《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拥有更快速的交通方式，那么400km/h的轮轨式交通就已经开始做规划布局了。现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大多都是采用的24米或者是32米的梁形，40米梁别看长度就比32米梁增加了8米，结构难度可是成几何量级的增长。
有句话讲“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一个40米箱梁，相当于200头成年亚洲象的体重的总和，那这么重的梁用什么来架设它呢？在2016年，我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就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最初选择的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的这套方案，它是下导梁的这样一个设计方案。随着设计的深入，由于我们设备自重过大，比原来的900吨架桥机增加了近500吨，始终没有办法压减，隧道口施工又受到了限制，当时我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架桥机交付的时间只剩下一个月了，现在返工还来得及吗？如果方案推倒重来，我们课题组这大半年为了什么？我如何对得起我的同事？2018年7月，经过近几个月的论证和抉择，壮士断腕，我们最终选择了新的技术路线。方案可以调整，但是时间只有3个月。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搞不成了。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副总工程师梁志新哽咽了，“我愧对伙计们，但追求完美是挑战，更是担当。”他说完之后，我们大家的眼眶都红了。后来经过课题组攻坚克难，仅用了3个月，就将“昆仑号”从1470吨降低到975吨。
【小片1】
解  说：“昆仑号”千吨级架桥机是新一代高铁建设的核心技术。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高铁建设中桥隧频繁转换、穿山过海等现实条件对装备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架桥机大家庭里的“全能选手”，“昆仑号”创新地采用了上导梁蠕滑喂梁方式，为世界独创，它不仅能够满足不同跨度的箱梁架设需求，甚至可以在隧道内自动驾驶架梁，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基建成本。有了“昆仑号”，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在路网、河流密集的地区设计线路，在地势险峻、大跨度的山谷与河流上建设桥梁。
福厦高铁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条跨海高铁，湄洲湾特大桥是全线重要的控制工程，“昆仑号”架桥机仅用了218天就完成了桥梁架设任务。“昆仑号”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在技术与装备上实现了重大提升，推动中国高铁迈入“400公里”时代。
【万鹏演讲】
[bookmark: _Hlk107302662][bookmark: _Hlk107302723][bookmark: _Hlk110946321][bookmark: _Hlk106825566]70年以前，大家难以想象，我们是如何将千吨级的40米梁安放在桥墩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铁路建设主要是靠肩挑、车拉、人推，后来我们引进了苏联的59式架桥机，但是由于这台机器本身就存在很多的缺陷，经常发生事故，后来我们又自主研发了140架桥机，但是始终没有改变先铺后架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2000年，我们国家就开始了我们第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的建造。为了让铁路更加平顺，这就需要我们将传统的T梁改变成箱梁，大概是500多吨，但是我们当时国内最大的架桥机，只能架设140吨。通过我们技术人员到国外去考察，欧洲的架桥机已经能够架设900吨的高铁箱梁，但是运架装备加在一起得4000多万人民币，但是咱们自己没有，只能忍气吞声地买了回来。但是设备买回来了，后来又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就需要进口，有一些技术系统存在故障的时候，就需要国外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来到国内进行解决。当时，我们就在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架桥机，否则我们就会永远受制于人。
就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关键的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bookmark: _Hlk107302742]后来我们一直要发誓，要造出来自己的架桥设备争这口气，后来我们终于造成了自己的900吨的运架装备，成本仅仅是国外设备的2/3，每套设备节约了大概1000多万人民币。由铁五院研发的900吨的TLC系列的架桥机也作为主力机型，参与建造了我们国家一半以上的高速铁路建设。国外的铁路建设，也基本上应用了我们中国的运架装备。根据我们中国铁建知识产权中心的一个统计，我们运架装备技术虽然起源于欧洲，那么早期的一些专利也是由欧洲申请的，但是通过我们不断地努力，从2013年以后，我们的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中国，那么全球大概有3000多件专利，有84.2%的专利都是由中国来申请的。
[bookmark: _Hlk108470736]2021年的11月份，“昆仑号”架桥机已经转战到了杭衢高铁，目前已经完成了200多孔箱梁的架设，就在前两天（2022年6月17日），又展开了我们国内首次的线上自回转掉头。可以说“昆仑号”架桥机为我们国家400km/h轮轨式交通，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将助力我国的西部高铁建设，和“一带一路”沿线铁路建设，为打造我们高铁装备的中国标准贡献更多的技术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说到创新，我们很多工业部门都走过这条路，就是引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再创新。这当中就有一些比方说核电、高铁，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么架桥机呢？
万  鹏：在高速铁路建设初期，我们确实走了一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线，但是后来像我们这一次研发的“昆仑号”架桥机，它实际上是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这种运梁车运梁、架桥机架梁的这么一种方式，采用了运架一体的一种方式，同时我们攻克了、自主研发了叫三角形的自稳式支腿和上导梁蠕滑喂梁的方式，这个是我们一个独有的技术，这个是老外没有的。
主持人：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要真正能够独立自主，就应该走一种自主创新的道路。但也有人说你自主创新，就是关起门来自己搞，你是不行的，要开放才行。
屈贤明：中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在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一些成熟的技术，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创新，这是一条捷径。但是现在呢？什么情况？第一个，有的我们已经发展到处于世界领先了，没东西可以借鉴了，你不自己做不行了。
主持人：高铁刚才说，我们已经走到400公里时速了。
[bookmark: _GoBack]屈贤明：所以它必须需要新的技术新的装备，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不卖给你，你很落后的时候，你要什么技术它都卖给你，因为我们要消化一个国外的产品，一个许可证，拿来要变成产品，投入市场，过去统计要8年的时间，这8年的时间，它（国外）又研制出新的一代了，所以它很放心地把技术转移给你。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在很多领域跟它是平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它还走前了一步，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会再给你转让技术了，我们不得不逐步地要从那种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那条路走到自主创新，但是这个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我们还是应该开放的。
胡伟武：郑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搞信息产业的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我把它归结为两条路，一条叫市场换技术，一条叫市场带技术。
比如说航天，航天就是市场带技术的结果，（美国）它不卖给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我们的航天技术很落后，但是即使你落后政府也买单，让你一代代改，现在世界领先了。同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比如说拿汽车产业来讲，它是典型的市场换技术。
主持人：技术都是外国的。
胡伟武：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掌握）比如说汽车发动机，包括它的发动机的控制系统，我们现在也没有掌握。所以这个事情有很强的争论，包括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也有争论，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争论已经没有了，尤其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来，科技自立自强。
[bookmark: _Hlk108469930]其实这里边我们确实不要什么都自己做，但是得以我为主，比如说到现在为止，硅谷的企业英特尔、微软说我的产业要升级了，整个信息产业都跟着升级，中国也跟着升级，这就要受制于人了，所以还是主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自己掌握主导权的问题。科技自立自强，就是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
主持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近些年来，我们的海洋科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请来了李智刚主任来为我们做演讲，在演讲前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下五洋捉鳖”了吗？
李智刚：我觉得我可以自豪地说，到今天我们具备“下五洋捉鳖”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无论是无人的水下机器人，或者是载人潜水器，我们都可以下到全世界最深的地方，而且它下去不光是探测，还有作业能力，如果洋底下有鳖的话，我觉得一定能抓上来。
主持人：好，李主任，请。
[bookmark: _Hlk106888508]【李智刚演讲】
李智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大画面，这就是我们团队研发的“探索4500”水下机器人，在2021年8月份，参加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时的照片，在旁边有四位非常年轻的同事，就是来自我团队参加科考的队员。
应该说“探索4500”去北极之前，我们就进行了湖上实验、海上实验，可谓做足了准备，但是北极科考确实是非常难的，不光是我们中国去的次数少，难度比较大，国际上去的次数也不是太多。而且北极大家都知道，它的天气是瞬息万变的。在我们北极第一次作业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一些困难，当天我们选择了一个在北纬85度附近的一个非常适合作业的位置，但是突遇气温骤降风雪交加的情况，能见度也非常地差，降温和暴风雪让海面迅速结了一层冰，结冰速度非常快，这样对我们水下机器人如何布放就构成了威胁，因为水下机器人一定要透过冰层达到水里面去，达到海洋底层进行科考。
后来我们的科考队员和船上的指挥组紧急协商以后，决定用“雪龙2”号船临时破冰，人工开出了一块狭小的安全区域，勉强实现了“探索4500”的布放问题。历经十几个小时后，“探索4500”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自主上浮。当水下机器人成功回收到“雪龙2”船时，现场指挥组宣布首次下潜成功！现场的科考队员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小片2】
解  说：“探索4500”在第12次北极科考中，成功完成北极高纬度海冰覆盖区科学考察任务，获取的宝贵数据资料，为北极深海前沿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水下机器人，在极地科考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水下机器人研发起步较晚，走过了自主探索、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三个阶段。经过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奋斗，我国的水下机器人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我国的载人潜水器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我们将深海探索从近海逐渐推至远海，直到南北两极和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处。中国科学家正把梦想变成现实，让中国水下机器人“游”得更深更远，推动深海科技创新，建设海洋强国。
【李智刚演讲】
通常我们水下机器人在海洋作业完了以后，会直接上浮，浮到水面上来了，这时候船上团队可以看到水下机器人，然后把水下机器人用收放装置就收上来了。但是因为北极表面有一层海冰，当机器人作业完成以后，（机器人）就不能直接上浮一直浮到水面，它有可能直接落到冰的下面了，这时候人也看不到它，有可能就造成机器人永远消失在冰下了。在这里面我们团队创新地提出了用声学遥控和自主引导相结合的水下技术，通过引导装置引导，把这个机器人引导到我们开好的冰洞的附近去，然后再安全地回收。
第二个问题，就是高纬度带来的导航问题。“探索4500”以前使用的惯性导航装置，是从国外进口的一款高精度的导航装置。这次为了上北极，我们进行了测试，就发现这款精度比较高的导航装置，到北极以后，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在买这套装置的时候，国外厂商就已经限制我们在北极使用了，所以它输出的加速度和角加速度都是已经被拿掉的，当纬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输出了。在这里课题组也是大胆地采用了国产的惯性导航装置，通过软件补偿提高了精度，降低了导航误差。
另外我想结合我个人的经历，来讲讲我自己在水下机器人科考这几年进步中的一些体会。因为我本人于2003年，18年前我参加了中国第二次北极科学考察，那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将水下机器人应用于北极科学考察。2003年我们使用的是一台叫遥控式水下机器人，它的特点就是船上和机器人之间有一根电缆要连接，有一个电缆相连，那么机器人在水下的活动范围受限的，它只能够在水下移动几百米的范围，而且当时达不到洋底，只能在冰下测冰的厚度。那么在2008年到2014年，我们又在科技部“863计划”支持下，研发了专用的北极科学考察，叫遥控自主式水下机器人，它的特点就是用一根微细的光纤，代替了我之前所说的电缆和通讯信号缆，所以说水下机器人可以运动范围非常大，达到了公里级，当然它当时也是只对冰面进行探测。
[bookmark: _Hlk106793063]来到了2021年，中国组织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了，这次就是我们“探索4500”登上了舞台。“探索4500”的特点，就是既没有电缆连接，也没有光纤连接了，完全是一台自主的水下机器人，就像陆地上看到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通过编好程序以后，在水下通过自己的智能，可以避开障碍物，可以寻找它的探测的最关注的地点。所以我感觉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国家在水下机器人或者海洋装备产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也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具备“下五洋捉鳖”的能力。
常常有人问我，说研发水下机器人有什么用？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大家都知道，陆地的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的，我想未来深海会支撑我们社会的持续发展。水下机器人就是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一种利器。另外水下机器人的技术水平也能体现一个国家在材料、制造、传感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实力，它对科技发展有很强的牵引作用，可带动多项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未来我也有一些希望，希望我们产业部门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水下机器人，去进行海底的石油开发和资源的勘探，也希望我们自己研发的水下机器人，不仅能满足我们国内的科研生产需求，还能够像高铁一样，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主持人：我们水下机器人的水平，在国际同一领域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一种位置？
李智刚：目前我觉得我们深海水下机器人，去（探测）的次数现在在国际上是遥遥领先的，尤其能够到马里亚纳海沟的探测机器人，在国际上我们应该处于领先的水平。其他的一些领域，我们有一些还处在“并跑”，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还有上升和努力的空间。
张  捷：实际上对这个海洋的权益的问题，都说世界的海都是“公海”，但是公海里头有矿，公海里头的矿的归属，权利怎么建立？如果是没有自己的第一手数据，你连在世界上跟人谈判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在这个阶段之前，中国能把全球的这些海洋的资源情况，我们能了解清楚，这些肯定全球不分享的，都是我们自己要干的工作。
屈贤明：这水下机器人，它对于我们建设海洋强国，对于我们国家的领海的安全，在这两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还有一点建议，希望在它的应用方面的创新，能够提到日程上来，这样才能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的问题，国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万  鹏：其实我们有很多桥梁，实际上是可以借用水下机器人去进行巡检的，而且需求也是非常迫切的。我想刚才您讲到我们这个自主创新，那么下一步，我们如何在各专业之间形成一个融合创新？或者是跨界创新？我认为将来是我们自主创新的另外一个途径。因为咱们国家“八纵八横”的路网建成之后，到2025年高速铁路将达到16万多公里，其中有很多水中落墩的桥梁，包括海中落墩的桥梁，都可以借用水下机器人的技术。
主持人：把天上、地下、陆地、海洋连成一体。
万  鹏：形成一张网。
主持人：形成一张网，我想他们肯定也要用到国产的CPU吧，也许也有龙芯在里面吧。
胡伟武：现在应该说很多我们国家的一些装备和设备，天空陆海潜都有龙芯。
主持人：都有龙芯，好。有请胡伟武。
【小片3】
解  说：2018年的中兴事件以后，“中国芯”这一问题进入大众视野，而电脑内的CPU是芯片研发领域中难度最大的一类芯片。其实，我国自主研发（高性能通用）CPU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龙芯”。
2001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带领研发团队在中科院成立了龙芯课题组。2002年8月10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通用CPU“龙芯1号”成功发布，终结了国产计算机没有自主CPU芯片的历史。
此后的二十年，在“造不如买”和“市场换技术”的声浪里，在学院派道路向市场化发展的艰难转型中，龙芯还是坚持了下来，持续推动CPU自主研发和产业化。2021年，龙芯中科正式推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指令系统架构LoongArch（龙架构），并基于此指令集上市新一代3A5000\3C500L芯片。龙架构的发布，标志着中国信息产业的一个重要成果，自主创新的信息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正在形成。
【胡伟武演讲】
[bookmark: _Hlk108469999][bookmark: _Hlk106798124]胡伟武：我们过去的信息产业是建立在国外的基础平台上，一个叫Wintel体系英特尔+微软，一个叫AA体系ARM+安卓。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信息产业的每个企业，都是在它们上面工作的？那么我们什么叫自主呢？是指信息产业的自立自强，我们要建立一个自主的体系，我叫作三足鼎立。我相信，我希望未来的全球的世界信息产业的格局，是美国跟它的盟友，它可能会垄断一个体系，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共享我们中国人做的体系。当然两个体系不是割裂的，是相互融合。我们会继续用它的Wintel体系和AA体系的产品，他们也会用我们的产品。
我画了一个信息产业的技术依赖的五层结构图，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五层楼。最上面一层第五层是信息产业的应用，这个我们国家做得非常好，再往下一层是整机、PC、服务器、打印机、各种网络设备、各种行业终端等等，这一层我们也做得非常好。进入本世纪以来，开始重视我们要有自己的CPU芯片，当然还要有其他配套的芯片，还要有自己的操作系统，我们也做了。为什么我们都做了这些东西了，别人一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还能被卡住呢？因为它还没有到底。
比如说我们做了芯片，一个芯片里面好多模块，我们还是用别人的。所以芯片、操作系统下面有两层，当然这两层分左右两条“腿”，软的“腿”和硬的“腿”。我们先看软的这条“腿”，那么我们现在中国的做芯片的企业，绝大多数99%以上都是用国外的模块来做我们的芯片，或者我们叫“攒芯片”。我们的操作系统企业，基于的都是开源的模块，比如说浏览器有现成的，拿来接上就能用，核心模块下边第一层就是底层叫指令系统。
什么是指令系统？指令系统本质上是计算机软硬件的语言，比如说X86这个指令系统是英特尔的，它支撑了整个电脑产业，比如说windows系统全是X86（支撑）的，其他的跑不了，包括我们现在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多数都是X86（支撑）的；ARM的指令系统支撑了安卓操作系统和它的APP。所有的软件都是用指令系统写出来的，所有的整个信息产业，包括CPU芯片，包括操作系统，各种软件都依赖于它。
[bookmark: _Hlk110947352]我们想想,中国人可以用英语写文章，写本小说赚稿费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不可能基于英语，构建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肯定是构建在汉语的基础上。同样,我们可以基于国外的指令系统做产品，如果通过合资或者通过授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生态体系，就要有自己的指令系统。所以，我们龙芯在2020年推出了龙芯指令系统，现在国内的很多企业在支持我们，比如说金山的WPS它有龙架构的版本，比如说腾讯的微信也有龙架构的版本，都有了。最终我们要形成基于龙架构的自己的生态，自己的应用生态。就好比现在的手机APP都有两个版本，一个苹果版，一个安卓版。我希望未来电脑的APP也有两个版本，一个是windows版，一个是龙芯版。所以，我总结我们过去二十年、二十一年是完成技术补课，现在要开启生态建设的新征程。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刚才说信息产业两条“腿”，龙芯的软的一条“腿”，已经稳稳地站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我们从指令系统到所有的IP核，到各种软件、基础软件模块，这条“腿”我们已经站牢了。还有一条“腿”，硬的那条“腿”，就是说硬的那条“腿”的“脚底板”，刚才说光刻机、光刻胶我们国家正在攻关解决。大家一定要对我们这个自主有信心，我们是能够做到底的。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这样的事业，中国人要基于自己的指令系统和基础工业，建一套新的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也是这样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谢谢胡老师，我非常荣幸在大概两年多前，就曾经主持过您的一个演讲。在主持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经常看到有您的演讲我就去听。有一次您说到有一天一个猎头来找您，国外有一个企业找一个CPU项目的负责人，给您高薪想请您去做。
胡伟武：当时这个很有意思，我说我不去。她说为什么？我要为我自己国家做CPU。你有没有同学、同事、学生推荐给我们呢？我说他们也不去。结果搞得那个小丫头（HR）特别不好意思。
主持人：CPU要为自己的国家做。
胡伟武：对。
主持人：所以应该看到，龙芯之所以能够做成今天这样的成功，它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如何建设你们的团队的？
胡伟武：有时候我就想，为什么龙芯能在困难中发展起来？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是少数派。我刚才说了，中国信息产业的所有人都是美国的像英特尔、微软、ARM、谷歌这种的企业培养出来的，都是他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做自己的生态体系是非常难的。但是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总结起来三个坚持。
[bookmark: _Hlk106799505][bookmark: _Hlk108449054][bookmark: _Hlk108449016]第一个坚持为人民做龙芯的根本宗旨；第二个，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第三个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但是最根本就是坚持为人民做龙芯的根本宗旨。龙芯能够走到今天，经历了千难万险走到了今天，最核心的是我们团队已经解决了为谁做龙芯的问题。我们龙芯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曾经面临过五倍十倍甚至二十倍的薪酬的诱惑，他也没有走。因为归根到底，他已经解决了为谁做龙芯的问题，我说这是龙芯一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点。
主持人：不是为金钱做，而是为国家做。
胡伟武：挣钱是办企业的果而不是因。我有句话，我们越是坚持为人民做龙芯，利润越会滚滚而来，反之要是我们为自己上市赚钱做龙芯，利润会离我们而去，这个是在我们龙芯实践中得到验证的。
主持人：不能不为你们鼓掌。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发展核心技术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不能老是幻想弯道超车。
胡伟武：如果创新把它比作一个函数，我们经常关注其中的三个变量。第一个是体制机制，我觉得中国体制机制全世界最好，要不然没有龙芯。为什么俄罗斯、日本、法、德做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有）举国体制的优势，就是说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它不矛盾的，我们有时候要把有为政府转化成有效市场，什么意思？有为政府说你这个不行，我支持你研发，能起点作用，但是如果我买你的东西，再不好我也让人用，发现问题，这个作用更大，我们龙芯都经历了。第二个是钱，投入，第三个是人才，第四个重要的变量就是时间。我们可以简单想一想，讲两个简单的道理，一千个人干一年，是一千个人年，一百个人干十年，也是一千个人年，你们两位可以想想你们的工作会有多大区别？有些产品像养孩子，没有养他二三十年这个孩子不会出息的，所以不能说孩子养到十岁他就得挣钱来养你，你得养到二三十年。你看我们的“运十”是1986年拆掉的，C919是2017年首飞，三十一年！核心技术的积累，有时候需要以三十年为周期来计的，所以需要愚公移山的精神，急不得。
张  捷：第一、他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是在建设我们信息产业当中的底层标准，他实际上是建设一个标准，而且这种标准性的东西，形成了我们的根本性的知识产权和根本性的安全的层面。下边实际上国家就是如何能用这个标准？这时候中国有市场优势，有体制优势，就是怎么去推广他这个标准？我这一个公司的存在，人家卡我们脖子的时候就要想一想，所以对它（龙芯）的意义，有关的政府的决策部门，应该有更高的高度来认识。
[bookmark: _Hlk108470224][bookmark: _Hlk108448861][bookmark: _Hlk106826239][bookmark: _Hlk108448952][bookmark: _Hlk108470358]我们再补充一点，实际上自主创新到底是什么？发明是讲的创新，然后，如果是对于科学的话，讲的是发现。就像你不能说是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他是发现了相对论，他发现了光电效应。现在中国认识到了创新很重要，但是对于科学发现在底层的重视其实是不够的。现在的变化，美国已经开始把“科学无国界”给去掉了，我们的自主创新现在叫得很响了，但是自主创新再底层一步，希望有关部门能认识到，能重视起来。
屈贤明：我再补充一下。第一个，对于就是影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和国防安全的那些重大的“卡脖子”的、国外不愿意转让技术，甚至要把你踢出这个产业链的，就是我们现在最头疼的三大“卡脖子”的问题，而在这三大“卡脖子”的问题里面，最大的就是集成电路及其制造产业，这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就是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
主持人：用（新型）举国体制，国家的力量。
屈贤明：这点必须采用。我认为这些问题，是不会很长时间就可以解决了。还有另外一条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有短板，这三大短板你能卡我，但是我手里也有“杀手锏”！
主持人：最后我想请大家用简短的话语谈一谈，你们各自对创新的理解。
万  鹏：我想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踏踏实实地守正创新吧，然后弘扬我们的工匠精神，就是要实干，实干创新。
主持人：实干创新。好！
[bookmark: _Hlk106798559]胡伟武：创新的结果是很激动人心的，但是创新的过程是很需要耐心，有时候也是很乏味的，我觉得我们需要三句话，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受得了委屈。
李智刚：我对创新的理解，创新是我们持续发展的源泉。
张  捷：我认为的创新是创造人类没有的东西，但是你想要创造人类没有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是要艰苦地付出，去积累，去学习，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有可能创造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屈贤明：我认为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是打造制造强国的重锤和利器，最重要的要从娃娃抓起，从年轻人。我们每年有600万的理工科学生，如果这些学生，在他上学的时候，就深深地种下了不墨守陈规，不迷信书本，不迷信像这些名人，就是要异想天开，那我们国家这个谁也挡不住，毕竟我们600万的理工科的学生。
主持人：好，谢谢大家！今天在新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领域，我们与世界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要坚定创新自信，奋力攻坚克难，勇攀科技高峰，我们一定能够在建设科技强国新征程中展示新作为，取得新成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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